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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做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巴威尔·米夫虽然没有长期使华

的经历，却一直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正是由于他的举荐和支持，才使王明

“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长达 4年之久，并由此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

痛损失。 

 

  首次访华，提携王明 

 

  巴威尔·米夫，1901 年 8 月出生于俄国赫尔松省大阿列克谢夫村的一个小官

吏家庭。15 岁时，他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并参加了秘密革命组织。1917 年，当列

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迅速发展之时，年仅 16 岁的米夫正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成为职业革命家。此后不久，十月革命的狂飙席卷整个俄国，苏维埃政权在各地应

运而生。这期间，他在赫尔松辛纳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

时期，米夫两次自愿报名参加红军，先后奔赴察里津、波兰等前线作战。战争的残

酷性，磨砺了米夫的意志，也形成了他干练、果断，有时甚至专横的工作作风。 

 

  战争结束后不久，米夫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1 年毕业后，

他留校搞科研工作，同时兼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研究员。经过几年系统的学

习和研究，米夫熟悉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确定以远东革命问题作为自己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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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 年，在国共统一战线的领导下，中国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不幸的是，

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 3 月 12 日与世长辞。

为了纪念孙中山，并为中国大革命培养人才，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成

立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即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莫

斯科中山大学十分重视。学校组建之初，曾担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

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拉狄克被任命为校长，而阅历丰富、工作出色，长期从事东方

革命问题研究的米夫有幸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米夫施展政

治抱负的舞台，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1926—1927 年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米夫坚决拥护斯大林，而校长拉狄克则站在

托洛茨基反对派一边。为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1926 年米夫相继写成《上海事件

的教训》、《中国的农民问题》等文章。在文章中，他运用广泛的文献资料和统计

数字，对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共合作出现危机。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采取了

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方针，指示中共继续保持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必须留在国民

党内。托派分子乘机攻击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的政策，提出中国共产党人

应该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相继前往中山大学，就中国共产党人应否退出

国民党的问题举行激烈辩论。很明显，他们俩都在争取中国学生的支持。这在莫斯

科中山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同学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争论陡然加剧。在这一斗

争中，米夫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坚决反对托派，从而使斯大林注意到了他。 

 

  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的政治成分相当复杂，有一些是国民党要人及其子女，如

郑介民、谷正鼎、邓文仪、康泽，以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

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还有一些是共产党员，如邓小平、



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杨尚昆、秦邦宪、廖承志、王稼祥、张闻天、王明等。

为与拉狄克及托派分子作斗争，米夫拉拢一部分学生，培养自己的亲信。而一心想

出人头地的王明，正苦于没有机会接近米夫，两人一拍即合。于是，每逢米夫讲授

马列理论课，王明总是抢先发言，以讨好米夫。与王明同桌的庄晓东晚年回忆说：

“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

为了避免王明的口水溅到我的脸上，他发言时我只得把脸扭转一边，侧背而座。因

为我的座位是固定同王明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他的每次发言成了我的灾难。好在上

其他课，他就不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宁主义的主讲人是该校副校长米夫。”

因流利的俄语和熟记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王明深得米夫的欢心，并成为米夫的重

点培养对象。 

 

  不过，米夫真正器重王明，还是从王明参加旅莫支部的大辩论开始的。莫斯科

中山大学成立不久，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

部”，简称“旅莫支部”，负责人是任卓宣。旅莫支部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支

部负责人错误地认为留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回国做实际工作，因而反对党员研读马

列理论和学习俄文。米夫对此很不满。1926 年夏，他在学生中挑起了一场莫斯科

中山大学党组织归谁领导的大争论。任卓宣等主张归旅莫支部领导，另一些同学则

主张归中山大学所在的联共（布）莫斯科的一个区委领导。会议一连开了 4 天，争

论仍无结果。王明揣摩透米夫的意图后，一马当先，与任卓宣展开辩论。最后，王

明取得了辩论的胜利，旅莫支部归莫斯科一个区委领导。此后，王明扶摇直上，当

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从而更有机会接近米夫。 

 

  1926 年 11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专门成立了中国问

题委员会，米夫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史称《米夫提

纲》。这一提纲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

权，而现阶段中共的任务应该是乘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

斯大林对米夫的提纲很感兴趣，认为他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提法完全正



确。在这次会议上，米夫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 年 1 月，中国革命处于危急时刻，联共（布）决定对米夫委以重任，派

遣他率领苏联共产党宣传家代表团前往中国。该代表团的任务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

宣讲群众宣传和党的建设工作。这是米夫第一次访华。米夫受命之后，立即想到了

得意门生王明。他任命王明为贴身翻译。显然，这是有意栽培王明，试图让王明直

接接触并进入中共领导层。 

 

  3 月，米夫一行到达广州，随后又到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访问。当时，正值

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米夫亲眼目睹了澎湃汹涌的大革命浪潮，兴奋不已。

但在蓬勃发展的革命洪流中，一股反革命逆流悄然而至，4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

了反革命政变。在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米夫作

为联共（布）代表出席了会议，王明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大会接受了共

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陈独秀犯了

右倾错误。但对如何分配领导权，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陈独秀依

然当选为总书记。会后，米夫向陈独秀力荐王明，意欲让王明主持中央宣传工作。

陈独秀不愿接受，可又不便推辞，就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 

 

  5 月，中国革命形势更趋恶化，米夫率宣传团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举行

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提出中国目前出现的严重事态，归

根结底在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得到彻底贯彻。他强调中共必须拥护“真正的革命

政府”——汪精卫武汉政府，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可是，7月 15 日，汪精卫发动

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再次推翻了米夫的预言。而在此之前，米夫

已经带着王明返回苏联。米夫这一走，也使他避免了预言失误的尴尬。 

重返莫斯科，大力扶植王明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及其残酷结局，刚好被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共反对派不幸言中。于是，

托洛茨基、拉狄克等更激烈地批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指导的错误。以斯大林

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对反对派的指责进行了全面回击，公开反对斯大林的拉狄克不久被解

除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 



 
  正在这时，米夫带着王明回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校后，米夫发现中山大学形成了两

大阵营：以代理校长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两派发

生激烈争论，教务派坚持认为学校的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而支部派则坚持说学校的教务

搞得杂乱无章。双方互不相让，争论了 7 天也没达成一致。许多不愿参加两派斗争的学生被

称为第三势力。这时，王明向米夫献上了一个结束争论的妙计：牢牢掌握第三势力，利用它

来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依计而行，果然行之有效。

在王明的协助下，米夫坐收渔翁之利，不久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此时，米夫刚满 26 岁。

而为之出谋划策的王明则成了他的心腹干将。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

党支部局，并逐步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教条宗派。 
 
  此时，米夫不但当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而且一跃成为了中国问题“专家”。为适应

联共（布）党内反托洛茨基斗争的需要，回国后不久，米夫就出版了《处于紧急时期的中国

共产党》一书。在书中，他以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分析，肯

定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坚决维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各项政策和指

示，并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由此，米夫进一步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和垂

青，很快，被提拔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 
 
  1927 年 12 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会上，米夫同刚从中国返回苏联的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发生了激烈争论。罗明纳兹认为中国已不存在封建主义，资产

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也不存在，中国要进行“无间断”革命和立即举行武装暴动，以把革命

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米夫尖锐地批判了罗明纳兹的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结果，米夫获得了胜利。1928 年 3 月，米夫被提拔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 
 
  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召开。米夫受命参加大会的筹备与

组织工作，并参与起草了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组织问题等决议案。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

被推荐为大会翻译科主任。会上，米夫散布了不少轻视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希望中共能提拔

王明进入中央领导层，并提议由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但米夫的图谋遭到代表们的抵制，

扶植王明进入中央中共的企图再次失败。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改变了与共产国

际的联系方法。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

常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层的努力又一次失败后，为帮助王明扩大影响，米夫默许并支持

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不断制造事件打击异己分子。1927 年冬，因为历来反对王

明的中山大学学生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等人常聚在一起做饭吃饭，王明便无中生有，诬

陷他们是“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组织，并添油加醋地向米夫作了报告。米夫偏听偏信，找苏

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来校调查，并认定“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的存在。结果，一些学生

遭到被捕和开除党籍。对此，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义愤填膺，纷纷向联共（布）中央和中国

代表团反映情况，要求澄清事实。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米夫和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做

法表示不满。在广大同学的配合下，在瞿秋白的争取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布）

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了审理。最后的结论是，中山

大学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党组织。 
 



  米夫和王明不甘心就此罢休，继续坚持宗派活动。“江浙同乡会”事件后，他们又把对学

校表示过不满的李剑如、余笃三等工人出身的学生定为“工人反对派”，指责他们反对学校领

导，反对党组织。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宗派活动，使广大同学怨声四起，群情鼎沸。1929 年

夏，米夫请求辞去校长职务，联共（布）同意了他的请求。 
 
  1929 年，联共（布）中央开展清党活动。在米夫的指使下，王明教条宗派乘机对以瞿

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发起攻击，指责他们在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中是“反党小组织”的后

台。在米夫的活动下，共产国际通过了对中国代表团问题的决议案，错误地认为：“代表团

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布）中

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及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

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

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决议宣布后，

瞿秋白被解职回国，这为王明的上台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坐镇上海，托起王明 
 
  1929 年 4 月，王明回国。中共中央热情欢迎他，并希望他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

但王明不愿意到基层，坚持要留在党中央机关。于是，他被派到上海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0 年 1 月，在参加上海工联会议时，王明被英国巡捕逮捕。被捕后，他十分害怕，

竟违反党的纪律，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要中央设法保释他出狱。所幸当时敌人还未

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巡捕没有发现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但王明的这一举动使党的秘密机关

被迫转移。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托赤色救难会驻上海代表牛兰花 3000 元将他营救

出狱。事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查明真相，认为王明犯了暴露党的机关的错误，并给予

他党内警告处分。 
 
  1930 年夏，中共党内开始了立三路线统治时期。王明和李立三在实质上都坚持“左”倾
冒险主义，但在某些具体理论观点上，二人又有所不同。王明经常引经据典，咬文嚼字地指

责李立三违背了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精神。李立三对此十分恼火，决定给予王明留党察看

半年处分。 
 
  同年 9 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

三的“左”倾错误，并由瞿秋白主持党的工作。 
 
  12 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突然再次来华。米夫此行，意味深长。因为中共六

大后，共产国际宣布不再派全权代表使华。当时，国民党已宣布与苏联断交，并四处搜捕苏

联共产党人，米夫在此非常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来华，充分表明了共产国际和米夫支持王明上

台的决心。米夫到达上海后，先不找中共中央领导人了解情况，而是立即单独召见王明，认

真听取王明的汇报，详细征询他的意见，并面授机宜。此后，米夫通知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

白尽快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被迫同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1931 年 1 月 7 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向忠发主持会议，米夫实

际主导了会议。会前，米夫违反党的纪律，越俎代庖，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

（草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

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并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在会上，王明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姿



态作了长篇发言，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的观点。他点名批评了李立三和瞿秋白，

要求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彻底改造党，并提出“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

的忠实”的口号。最后，米夫作了总结发言，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瞿秋白及罗章龙等，说

王明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革命家。会议

最后通过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在米夫的授意

下，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而

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进入政治局成为委员。名义上，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实

际上王明大权独揽。 
 
  会后，米夫对六届四中全会倍加赞赏，宣称：“由于采取了妥协的立场，1930 年 9 月举

行的三中全会没有把党带上正确的道路。只是在 1931 年 1 月举行的扩大的四中全会上，党

领导上的政治路线才被端正过来。四中全会选举了新的党的领导，揭露了立三路线的反列宁

主义性质，挫败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想把失败主义的撤退计划强加于党的企图。由于这样做，

四中全会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米夫来华的目的达到后，8 月，他回到了苏联。随之，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

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

了在中共长达 4 年的统治，并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米夫回国后，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他先后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

二、十三次会议，并担任过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科学院院长。正当

他春风得意之时，一不小心，被牵涉进苏联肃反运动中。从此，他再也没获得翻身之机。 
 
  在 1937 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

和关押。历史就是这么具有戏剧性，当年，米夫靠反托派起家，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若

干年后自己却被当成托派分子而清洗掉。而更让米夫难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王

明在他落难之时却反戈一击，把他批得体无完肤。1937 年秋，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团长的王明曾得意洋洋地对人吹嘘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

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

哈哈，你说有意思吧！” 
 
  1938 年，米夫被秘密处决，终年 37 岁。 


